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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秋季学期，我有幸参加法学院的交流项目，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学期的学习。	这次经历给了我带来了很特别的
体验。在准备阶段，在接到通过面试的通知之后，就在麦吉尔大学的系统中按照要求进行注册、上传资料、等待邀请信。之后的签证材
料的准备、递签、订机票、联系租房等等都是在学期开始前就要做好的准备，在准备的过程中也收获了许多经验。	但学期交流的重头还
在于真正在异国他乡体验的那四个月，让我在学习和生活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下面我将就这两部分分开进行阐述。	学习体验	麦
吉尔大学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这座城市也被称为“北美巴黎”。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不仅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欧风，
在法律上它不仅继承了英美法系的传统，更受到了大陆法系的深刻影响。	这一点当然也体现在了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之中。麦吉尔大学的
法学教育兼有大陆与英美法系的传统，这不仅体现在了专业理论基础课程的设计上，即使是层次较高、与现实联系更紧密的课程，也会
在展开讨论的时候兼顾两个法系的理论与实践。这使得原本只在外国法制史课程上看到的平面的关于两个法系的介绍突然立体了起来，
不仅能通过法条与案例了解在不同国家中，这两套体系当下是如何运作的，还能追根溯源地了解去过去发展的轨迹和沿袭改革的趋势。
学院交流特别好的一点是专业对口，可以选修对方学校法学院的专业课程。我一共选修了四门课，总计十二学分。由于交流学生只能够
选修400以上的课程和一门研究生课程，不仅课程本身具有一定的难度，空降去学习这些课程也缺乏前两年的基础课程。所以在学习的
初始阶段，不仅需要适应全英文的授课环境、接触一个迥异的法律体系，还要克服缺乏相应的学科基础带来的或是实际上的不便，或是
心理上的畏惧。但是困难就是用来克服的，这个情况既是挑战，同时也是一种锻炼。经过了前两周的适应与调整，我在逐渐适应了不同
老师各有特点的授课之后，学习也逐渐踩上了节拍，步入了正轨。	在授课形式上，三学分的课即是每周三小时的课时，大多数课都一周
两次授课，每次一个半小时。在课堂里，大多数学生都携带手提电脑记录笔记，与老师的互动也比较活跃。在课堂气氛方面，麦吉尔大
学的学生确实更乐于与老师交流，也会更好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一些软性作业，因此能够在课堂上提出更有质地的问题，师生间的交流也
更顺畅而有教益。很有趣的一点是出于对法语的保护，麦吉尔大学的学生即使选修的是英文课程，也有权在课堂上用法语提问，在考试
中用法语答卷。因此在此授课的教授们都是精通这两门语言的法学精英，这点也只有在这么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下才可能出现。	在师生
交流上，与复旦的模式比较相似。老师每周会安排一个办公室时间，要去交流的同学可以事先联系；还有就是通过邮件进行沟通。我印
象比较深刻的一点是国外老师对电子邮件的使用。对于值得注意的案例、疑惑较多的知识点、有意义的提问或是上课时间的更改，老师
都直接地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而有问题要联系老师时，也能收到及时的回复。这个手段被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而反思
在复旦的时候与老师缺乏沟通，一方面是老师工作量过大，倦于回复邮件或更喜欢通过助教的转达来与学生交流，另一方面很多时候学
生提问的心意可能并不诚，只是想刷个印象分，而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产生了困惑，并期待一个解答，这也会导致提出过于空泛的问题，
使得老师无从回答。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不同之处，国外法学学习绕不开的一点就是每门课每周都有大量的阅读任务需要完成。在学期
的一开始，每门课的老师都上传了详细的教学大纲，记载了联系方式、评分标准、本门课程的内容、授课方式、参考教材等等，最后也
最重要的是列了详细的阅读任务：记录了每周讲授的课程主题和需要提前阅读的书页、文章与案例。这样一来，通过了课前的充分准
备，在课上就能更高效地传授知识。而这些阅读材料都能在其与复旦的Elearning很相似的叫做MyCourses	的教学平台上打包下载。
当然，老师的要求与客观条件的完备是一回事，每周需要面对四门课每门课百来页的英文材料，也是相当头痛的一件事。国内的英语考
试，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充分的理解，而只要靠一些技巧就能取得体面的成绩。但是在这样一个全英文的环境中，这种模棱两可是不现实
的，必须完整地阅读、充分地理解才能应对这些阅读材料。这也是一个痛苦而又锻炼人的过程，经过一个学期的磨练，我的英语也不再
是出国交流之前的绣花枕头，而是真的能够读懂、听懂和表达了。	学习生活波澜不惊地持续着，直到期末我才发现了最特别的一点：考
试形式。我选修的四门课因为属于高年级课程，对知识要求掌握与灵活的应用，因而都是开卷考试。而这里的所有考试都是可以选择用
电脑答题的，而根据老师的把握，有的开卷考试甚至可以调阅电脑里的电子版资料。考试也并不是论文与教室中统一答题的二选一。	像
我选修的证据学就是六个小时的Take-home	Exam，不需要坐在考场中完成，而可以由学生在考试周开始之后到结束之前，自行选择
合适的时间与地点在考试网站上登陆下载试题，根据指示完成题目之后，再在规定时间里上传即可，学生具有较大的自由度。	另外三门
在考场中进行的，但无一例外地都可以使用电脑。其中，刑事诉讼法虽是开卷，但老师只允许携带纸质的材料，所以只能用自己的电脑
键入答案，另外两门则可以调用电脑中的电子笔记，甚至使用文档检索功能。	这一方面是由于这几门都是高年级的课程，而不是那些需
要闭卷记诵的基础课，一方面也是因为试题考察的是综合分析能力。使用电脑答卷在很大程度上也让我松了口气。毕竟一个学期的笔记
记下来，打字的速度不慢，但如果只能在试卷上用笔写，那速度毕竟大打折扣。这也让我想到，每逢期末复旦学生中总会流传这样的笑
话，说文科生的考试是手肿，理工科的考试是头大。我想复旦是不是也可以给学生在传统的笔试之外多一种用电脑答题的选择，这不仅
照顾了老师阅卷时不必再费心辨认字迹，也能更充分地考察学习成果：毕竟法学考试不是一场书写比赛，而是需要考察对知识的理解、
掌握与运用。	在技术层面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只需要安装一个考试软件即可，如麦吉尔大学使用的SofTest软件，
在登陆之后可以在考试时间下载试卷，自动断开所有网络连接，每隔一分钟自动保存答题内容。而对于电脑崩溃的意外情况，学生只需
要及时示意助教，就能领取一份纸质的答题纸，接着答题即可。而对于那些更习惯用纸笔答题的学生，他们自可以从一开始就领取答题
纸，在此起彼伏的键盘声之中自在落笔。	而在评分方面，虽然复旦的学生总是对30%的A档线怨声载道，但我在麦吉尔大学发现这里的
评分机制只会更加严苛。在教授看来，A档的成绩都是给予最优秀的那些学生，而不是表现平平就可以混一个体面的分数。而在教学楼
底层的公示栏，除了有每周的课表，还有每门课的每位任课老师在上个学期或学年给出的成绩的明细。一眼望去，虽不至于尸横遍野，
但总也是比较严格的一个评分系统。这一定也是出于学术上的严谨。严格的评分系统并不意味着宽松的毕业条件，一位LLM的学生告诉
我，如果一学期平均成绩在B-以下，就不能进入下一个学期的学习之中，而她上一届就有学生不堪压力早早退学的。	撇开一切具体知
识、技能，通过这次交流学习，我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也得到了提升：即提高了学习的韧劲。	既然出来交流，多少抱着种不能给自己
丢脸，也不能给母校丢脸的念头。所以在心里也是给自己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的。彻底脱离了在国内的习惯和心理上的舒适区，在一个迥
异的环境之中，面对很多的困难，能做的不是抱怨和逃避，而是必须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这几乎是一种自发的激励机制，而经过了一
个学期的实践，我发现越是这样自己认可、期望的目标，在实现的过程中越是充满动力，在收获结果的时候也越是定心和满足。	这个交
流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对知识的追求，并不是大学四年这一段时期里的事情，而可以是一辈子的事情。因为在课堂中，不仅有很多像国内
一样的青春脸庞，还有很多显然是具有了工作经验的青年人、或是看起来三四十岁的壮年人，他们在面对年龄比他们更小的教授的讲课
时候，仍是听得认真。所以虽然眼下二十岁出头的时光可以算得上是一生之中的黄金年代，但只要有一颗永远渴求知识的内心，就可以
持续成长，在任何一个年龄节点都能拥有无限多的可能。这已经是比较琐碎的感触了，其实上面提到的很多点都是我意料之外的收获，
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中都会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从心底里感激这次交流的机会，能让我置身于一个全英语的专业学习环境，从
各个方位提升自己的能力。	生活体验	由于是上海本地的学生，因此在复旦就读的时候并未品尝过背井离乡远赴他方求学的滋味，所以
这次交流也给予了我一次新的体验。原本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可以每周回一次家，对家与父母并没有很深刻的眷恋，而在加拿大交流的
这一个学期，地理上一万两千公里的距离与十二个小时的时差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拉得很大，一开始的孤寂与惶惑在所难免，但所幸最
后都成了成长的一部分。	麦吉尔大学位于魁北克，属于加拿大的法语区。而出于对法语的保护，从地铁报站到商品名称，从广告牌到课
堂发言，都充斥着法语。所以虽是说到加拿大交流，在这四个月的生活体验，倒更像是去法国或是哪里读了个英语课程。这也是很新颖
的一种经验。	加拿大一直被戏称为“枫叶国”，秋季学期恰好也赶上了赏枫的最佳时节。走在路上看，爬上山头看，印象最深的是坐长途
汽车去附近的城市玩，随着季节的变幻可以感受到公路旁的树，从葱绿到枝头染上一些余晖的暖色，再从红透了一大片再到冬天的枯枝
落叶，感觉季节的变幻都体现在了这一草一木之中。	除了枫叶，说起加拿大另外一个条件反射可能就是：冷。早在出国之前，我们这批
交流生建的微信群的名字就叫“冰天雪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雪不再是上海那种软绵绵的雨夹雪，而是大片的雪裹挟着风迎面而来，往
往下一会儿雪，路面就白了，下个几天，积雪就厚了。而在最后一两个月，在上海看见就稀奇的雪花，变成了脚下走着就头疼的雪路。
回来的时候也和父母开玩笑，说这短短的时间里，这些雪看得胃口也要倒了。	上面说的更多是对外界这种变化的环境的直观感受，但除
了这些直接的积极作用，这个交流学期更是给我的自我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时差将我与大多数亲友的交流阻塞。这让我在亲友的缺



位中感知他们重要性的同时，更多地独立思考。逃离了同龄人学习的压力、考证的压力、找实习的压力，反而会反观自身来问自己：你
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带着这样的困惑，我到哲学、小说、诗歌、散文里寻找答案，读了很多名家的作品：加缪的《局外人》、歌德的
《浮士德》、奥古斯汀的《忏悔录》、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
些作品给予我生命无限的养分。我相信，这一切都源于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时空之下才能感受到的切肤之痛，也只有在二零一四年的蒙特
利尔，才能经历痛苦与迷茫之后迎来的那么清醒的醍醐灌顶。	更沉醉地仰望星空的同时，我也更踏实地生存着：学会自行解决生活最基
本的一些问题。经过这次交流的打磨，我在整理行李的时候也更有条理，也学会做一些家务，掌握了一些非常基本的烹调技巧，也逛了
无数次的超市，提着袋子穿过地铁回到住处。这么一本正经地说这些其实挺好笑的，但如果不是这次交流，我可能还是对自己在生活中
的这些无能木知木觉。这也算是一种特别的查漏补缺吧。	小结	在出去交流之前，总数着日子：说是一个学期，其实四个月也就回来
了。在加拿大的时候，一开始总觉得日子过得很缓，每天都在接收大量的信息，一天过得比过去一周还丰富。渐渐地步入正轨，时间过
得也快了。等期末过了，也没时间怅然若失，短途旅游一下就收拾行装回来了。	回到熟悉的复旦与亲人朋友之间，也就回归了那个心理
上的舒适区。日常生活变得驾轻就熟，遇上事情可以轻松地调侃两句，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商量之后再做决定。表面上看，是可以收拾起
全副武装，再次过回之前的生活了。	但是，就像经过一次交流就彻头彻尾改变是不现实的一样，经历过这么丰富的一段经历之后不留下
什么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些影响可能不能像上述报告中分得那么清楚：这个纠正了我的学习习惯、那个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
门……那些更深远的影响需要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中观察。	即便如此，我还是可以很确定地说，这次交流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体
验，不仅对我的专业学习很有帮助，而在二十岁这样一个关键的成长节点上，它带给了我更丰富的馈赠。																																										
																																																				


